




!

"

#

!

$

%

&

!

"

!

"

#

$



书书书

内容简介：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士，有生之年仅五十又四岁，后半生军政业绩昭著，辉

煌于世，不言而喻。可是，他的前半生却鲜为人知。少年时，机灵英俊，但学业不成，打

工、斗财主、蹲监狱……睿智的他协同牢友，与恶势力巧周旋，借郡太守庆寿之机，制造

出能飞的龙灯，终究逃出冤狱。后辗转他乡，奔豫章，经夏口，至荆襄，赴南阳，居隆中，

克困克难，磨砺智慧，刻苦攻读，躬耕南阳，历经多多磨难，璞玉浑金成器，为世人注目。

时任丞相的奸雄曹操为了一本《太公兵符》，曾企图谋杀他，然当得知他智慧超群，就与

成就霸业的枭雄刘备竞相敬请，要他下山辅佐。风流洒脱的他最终甩掉了曹操地尾追，

并在二十八岁上择得意中佳丽，于新婚的大喜日子，携夫人随同前往相贺的刘备出山，

辅佐汉室。刘备知人善任，不管谁个反对，随任命他为军师，全权负责对三军的指挥。

为抵御操兵南袭，年青的他初出茅芦，运筹帷幄，在博望坡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出师

大捷。从此，“诸葛亮”名扬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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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滂沱　洞天扑朔

汉光武王朝末年，朝纲混乱不堪，民怨四起，就连老天爷也不再助兴———已是连续

三年暴紫着一张脸，直弄得半空里不见一丝儿云彩。或许是汉皇室觉得造罪民间多多，

为行天意顺民心，到灵帝刘宏面南时曾几改年号，建宁改成熹平，熹平改为光和，接着又

改做中平。然而改来改去，干旱总是不见好转，反倒赤地千里，坑裂沟竭，苗枯蒿亡！老

百姓不禁发问：“这是怎么啦，莫非汉灵帝是条旱龙？要不怎么能会颗粒无收，让我们遭

罪受孽啊！”

再也忍受不下去的百姓们终于自己想办法了，尤其处于东海之滨阳都郡内的人们，

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于六月末的一个中午，天不怕地不怕地拥进城北关的龙王庙里，

把浑身镶金的龙王爷爷往灼热的太阳地上一抬，前面摆着用泥塑成的全猪全羊大供，烧

上香、点上箔，便跪在那里周武郑王地磕起头来。可是，在嗡嗡的哀告声中，反过来正过

去就那么一句：“不当画画的龙王爷爷！您就给俺下点救命雨吧！”

消息不胫而走，将龙王爷抬到太阳下面祈天求雨的事儿很快就在民间轰动开来。

一拨儿又一拨儿寻好求祥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往阳都……庙里庙外人山人海，熙熙攘

攘。香烟紫雾萦绕，遮掩了大半拉天。

轰隆隆———咣咚！第九天未时，晴空突然响起数通霹雳，乌云随即由周边天际聚往

头顶。不大一会儿，漫天犹如倒了墨水瓶一样黑。

“龙王爷爷显灵喽！”虔诚的人们激动得一边叩首一边喃喃不止地祈求着，“好好好，

俺这里给您叩响头了啊，龙王爷爷……”

轰隆隆———咣咚！

伴随着雷吼，一通暴风唰地掠过，滂沱大雨就从天上泼泻下来。

人们如愿了。感激声、还愿声和着雷吼，于庙里庙外再次扬起。

可是，雨一下起来就没有个停，时间一长，反倒令平民百姓心烦！

天沉沉，雨茫茫，遍地水汪汪。

概因不能出行，无奈的人们不得不缩在自家的破露屋子里，干瞪着俩眼，望着滂沱

的雨柱犯呆。

突然，在那倾泻的雨柱间，朦朦胧胧显现着一片锅盖大小的蓝天！

人们无不诧异：“怪啊！云雨横行常有事，可从没有见过在这倾盆大雨的天气里，会

出现一片金灿灿、蓝丝丝的云窟窿，奇观奇观呀！莫非今后又要灾难横生？否则就是要

出什么大人物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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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阳都郡的西南山乡———葛家庄村东头的一座四合大院里，有姐弟三人

倚立于屋门口，也在出奇地观望着雨柱间那片朦胧的云窟窿，心里念道着：不当画画的

老天爷爷，给个吉兆吧，一定让妈妈平安多多哦！可就在此时，半天空再次滚过一声震

耳欲聋的炸雷，夹带着一个女人悲怆的哭泣声与一个男人急不可耐的斥责声，断断续续

地传出墙外，回荡在雨地上。

“呜……”

“哭哭哭！你说说，你一直哭个啥耶？看看你把那上天哭得，大雨横行不讲，还哭得

云雨间出现一片蓝不丁丁的云窟窿！唉！也不知道是吉是凶，是好是坏？我看你这哭

的劲头呀，非得哭出个……”

“非得哭出个啥？你说！呜……我才不管它天上出什么蓝天云窟窿的。为了您，为

了您诸葛家，我就是要生……”

“好好好，你生吧，你就生好了。可你甭难受得瞎喊啊！而我今天还是要讲，在几个

月以前，你要是按我讲的，早早地吃些药，把孩子弄掉，现在你也不会这么痛苦难耐了

噢！可你就是不听，非要生。我问你，难道说当个娘们家就知道做月子生孩子不成？

哼！好生，好生你不脱成个老母猪！”

“你老公猪，你老公猪！”哭泣中的女人狡辩着，“我咋个会不生？我为啥要生？呜

……生，还是生，我就是要生，我就是要生！”但转瞬间她就又嚎叫开来：“哎哟哟，疼死娘

了呀！我的孩哎，娘求你了，你甭再在娘肚子里折腾了，娘实在是受不上了啊……”

“看看，不听我的话，这时可教你好受了吧！”

“我愿意，我愿意！就是死了，我也非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可！”

“好……你就生好了。不过，我这是看着你身体有病，在为你担心哪！”往下，男的则

无奈地道，“唉！既然已经到了这般时候，不让你生也没啥好办法了啊！”

“呜……”女的听了，越发觉得委屈，哭声越来越大，嗓门子也高了，“你不要再讲这

些了，我全都考虑过，哪怕把孩子给你生下来，随时就让我断气……”

“你……给我闭上你那张不饶人的嘴行不行？你也甭给我再说这些倒霉丧气的话

……我这里求你了，我的夫人哎！”

“呜……为了你，为了您诸葛家，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想想看，您家原来居住

在哪？为啥后来要逃往这里受累，还把自家的姓氏给改了？说啊，你给俺说说啊！呜

……您家原本姓葛，可现在为啥改做复姓诸葛呀？因此，我作为您的妻子，就非要为您

生个三男二女不可。我这是为了兴旺您诸葛家的门庭啊！你知道吗？”其间，她悲愤得

稍歇息了片刻，接着又絮叨起来，“再说，我能会不生吗？您就没有想想，是自己脱下泰

山郡郡丞官袍摘掉官帽子的呀，可您回到家来，总是忘不掉自己是汉廷的一个命官，尤

其忘不掉自己过去在泰山郡任上所做的一些个往事，时常将自己折磨缠搅得思想不能

清静，以致发怒。而为了发泄不快，您总是把您那怒气使劲地朝俺身上出。呜……您给

俺说说，我咋能会不生？我还咋光考虑我这条不值几个钱儿的小命啊……”

“好了，好了。”男的觉得所讲全是实情，接着即自怨自艾地一连声哀告道，“我的祖

奶奶———夫人也！你甭再唠叨啦，也甭再揭我的疮疙瘩了，算我诸葛圭没有出息，我没

有出息行不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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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曾经任过泰山郡丞的诸葛圭和怀孕的夫人章氏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上，

于大雨天在他们那四合大院的卧室里争吵呢！但说章氏夫人怀上这个孩子，一是出于

男女之性迫不得已；二是根据诸葛氏家为躲避灭门之灾而到处流迁的情形，她还真要下

决心为诸葛圭生个三男两女，以壮诸葛门庭。她已经生有两女一男，大女儿兰兰，二女

儿圆圆，老三是个男孩，取名谨儿字子瑜。她现在怀着的是第四胎，希望生下来仍是个

男孩。然而，她身体虚弱，脸色蜡黄，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足月时候还不生，但若真要生

下这个孩子，说不定还真如她的男人所讲，有性命危险！可她还硬是要生。已经临月要

分娩了，埋怨还有什么用？至此，女的再没言语，只管呜呜呜地在那里一个劲哭。好男

不与女斗。无奈的诸葛圭强按心头火气，也不再吭声了。

东厢房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哎哟！”突然，才刚刚安稳下来的章氏夫人，一边拧缠她那笨重的身子，一边嚎叫

着，“哎哟……娘的亲儿哎，难道说你非要把为娘折腾死不成啊？你……”

看样子就知道是将出生的小宝宝在娘肚子里踢腾着，直逼得章氏夫人的那个大肚

子不是这里一弹就是那里一鼓的，宛如一条魔龙在里面胡乱翻搅抖动。章氏欲翻动翻

动身子稍释疼痛，然因身体笨重，动弹不得。她只好紧闭两眼，上牙咬着下唇，直挺挺地

躺在那里，微岔两腿，任由小儿搅动。

诸葛圭看了，又疼又怨，但见章氏难受无比，嘴张了几张又把话咽回肚子里。

“老爷……”丫鬟张云儿甚是着急，一边往屋外面推诸葛圭，一边相劝道，“您还是快

回上房屋歇息去吧，这儿有俺几个在。您还是快快走吧，老爷！”

诸葛圭想想也是，扭头叮嘱丫鬟张云儿等说：“好好好，你们一定要好生照顾夫人

啊！”抬腿踏进屋门外的雨地里。随后，张云儿即七手八脚地为章氏夫人收拾起来。接

产妈妈不为所动，依然双手合十，在默默祈祷。

兰兰、圆圆、瑾儿仍然倚立在屋门口好奇地望着漆黑的云空与那片镶金边的蓝天，

至于屋里面的大人们说些啥，却浑然不知。可是，当发现爹爹赌气地从他们面前走过

时，都赶忙朝里屋跑去，看着娘亲在勉强的支撑着，都在心中捏了一把汗。

诸葛圭本来就满腔忿怨，等回到上房屋，半躺半坐于椅子上，双眼盯着房上的椽子，

在满脑子翻江倒海，回忆往事，越发地不高兴。

和其他地方一样，两年前，泰山郡到处一片混乱。郡太守自作聪明，认为光武皇帝

创建的汉王朝大势将去，便乘机贪污索贿，搜刮民财，致使黎民百姓怨恨四起，群起而攻

之。府太守担心祸及所辖各郡县，以稳定大局为由，上奏朝廷，罢免了泰山郡太守的官

职。郡太守之职空缺，时任郡丞的诸葛圭被推上了左右泰山郡全局的位置上。诸葛圭

四十又三岁，年富力强，见多识广。他以泰山郡黎民百姓为父母，凭汉王朝的律令条例

拨乱反正，惩治贪官，剪除污吏，整不法，除恶棍，暂平时世，大快了人心！一时间，诸葛

圭刚直不阿、秉公执法、爱民如子的称颂即在民间流传开来。可是，有一件事却激怒了

府衙，即府太守的外甥王二愣因犯奸杀罪被处决一事。诸葛圭面临被免职降职，或调遣

远方他乡任职的不幸下场！为此，饱受世态炎凉洗涤的诸葛圭便主动地采取了挂冠还

乡的下下策，回到上几代就在琅琊阳都郡山乡安营扎寨的葛家庄居住下来，过起半隐居

的平民生活。也是受正统思想熏陶太深的缘故，一年多来，诸葛圭在思想上并不多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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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他时常在为汉室江山担忧慨叹，尤其愤恨朝廷中外戚与宦官明争暗斗，争揽朝政，为

加强本帮派本集团的势力，皆欲把皇帝当作手中随意玩味的工具，两年三茬地任意更换

天子，闹得群龙无首，人心惶惶。远离朝廷的各地地主豪强视此等情景而不见，更加为

所欲为地扩展自己的统治地盘，拟用名目繁多的砝码，随意派收钱财粮饷，扩大兵役，拉

夫充军，将沉重负担无情地压给了广大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再瞧瞧自己已经衰败下去

的家，眼看着夫人就要分娩，再添人丁，负担加大，国事、家事一起袭来，令他胸中似沸

水，像油煎！

轰隆隆———咣咚！

一连几通电闪雷鸣，漫天乌云被划得七零八落。紧接着，霹雳啪啦的白霜雨把院子

里砸得遍地是坑，不一会儿便积满了水。

一向顾怜贫民百姓的诸葛圭起身去至门口，面对着满院子的雨水，不由得在心中赞

道：“好好好，季节虽已来在七月，但为时还不算晚，不晚哪，这一来不知道能让多少贫民

百姓不死噢！”他心里装着黎民百姓，竟把要分娩的妻子忘在脑后。他回过身去，坐在椅

子上，眯起了双眼，全然一副无愧于大汉朝廷、无愧于大汉江山社稷、无愧于大汉王朝条

律的样儿。可是，等他慢慢合住双眼时，一个令人振奋的场面又出现在他的脑际。

泰山郡衙大堂威严肃穆，郡丞诸葛圭验证了罪犯王二楞的身份及其所犯罪行后，伸

手即抓起了狼毫笔……

“府太守快函到———”此时此刻，忽然由大堂外飞进声声快传。

师爷急忙跑出询看，回来后呈上一封信函：“请大人过目！”

无奈的诸葛圭只好暂时放下握在手中的笔，细看信函，只见下首写着“府太守”的字

样，眉头顿时就拧成了疙瘩。信中写道：

“敬乞郡丞大人！本府之好兄长，为弟打扰了。但说该郡所报奸淫杀人一案，经细

看详酌认为，乃民间情夫情妇斗嘴而殴致死，理当以法严惩，怎耐案中所称罪犯王二楞，

乃贵郡之小民刘淑花的一个不争气的独生子，也是本小弟的一个亲外甥。说到此，我倒

要代外甥向兄长请罪了！都怪家妹刘淑花教子不周，及至如此。唯望高抬贵手，网开一

面，饶他一命不死！倘若郡丞大人能将此案压住，速速私了，本府定保郡丞兄长官升一

级，到那时你我同朝奉君，实可谓真正的仁兄仁弟了。但是……”

已经憋了满肚子火的诸葛圭再也看不下去了，把信函朝桌案上一扔，将手在上面狠

狠地一击道：“王子犯法尚与庶民同罪，此等搅扰黎民百姓、奸杀弱女子的恶棍无赖，不

杀岂能够平民愤？”说着，他重又抓起狼毫，在罪犯的名字上划了一个红圈圈儿，接着从

签筒里抽出一道令牌，便丢在堂前：“待到午时，将人犯压至刑场，斩首示众！”

轰隆隆，咚———

迅雷挟迫着暴雨，将诸葛圭得意的回忆震了个一干二净。他随时直起上身，面朝门

外，瞪着漫天的云雨和那云窟窿犯呆。

“不好！在这等天气里，天上竟出现那么一片蓝不丁丁的云窟窿，一定不是什么好

征兆！而我从来没有办过什么丧天害理的亏心事，莫非夫人她怀着的那个孩子是不祥

之兆？罢罢罢，夫人她就是把孩子生下来，我也是决计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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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　　天降地生　克死娘亲的星

东厢房内，阴霾之气笼罩，死神步步威逼，紧张恐惧充斥。

也真是，未降生的婴儿来就来吧，可你折腾你的娘亲干什么？看他在他娘肚子里欢

跳得，片刻工夫也不停，要不在左面弹腾一阵，要不于右边踢腾一番，令章氏夫人有气不

敢来回，呻吟喊不出声，嚎叫张不开口，疼得她浑身颤抖，黄豆般的汗珠由额头上直往外

冒。丫鬟张云儿守在旁边，看看那种难耐的样，紧张得在一把把地为痛苦中的夫人擦着

汗。兰兰、圆圆、谨儿三人的眼中满含着泪花儿，在不住嘴地小声叫着娘。无可奈何的

接产妈妈一直面对着南海老母的画像，在喃喃祈祷、哀告，乞求保佑章氏夫人平安分娩，

母子两人安然无恙。

轰隆隆———咣！

七月二十三日中午时分，数道燎花人眼的电光闪烁，其中一通巨雷由漫天乌云中甩

于雨地上，丢进了四合大院。房屋摇摇颤颤，物件哗哗作响。兰兰和圆圆不免害怕，喊

叫着娘即趴在了床边；丫鬟张云儿胆怯得在房内乜斜了几圈儿后，紧张地叫着夫人；接

产妈妈站在那却依旧无动于衷。

轰隆隆———咣！又几通闷雷在天庭震炸作响。乌云夹杂着暴雨，把那片蓝丝丝的

云窟窿遮盖住了。

“哇……”突然，一声响亮的幼儿啼哭压抑了雷雨的嘶鸣，冲出房门，越过院墙，在空

旷的天地间回荡。一个幼小的生命降生在人世间。

“夫人生了！”又喜又惊的张云儿催叫个没完，“快，快快来接孩子呀！”

接产妈妈立时去至床前，一边收拾一边笑道：“好，好哟，恭喜夫人，还是个带把把的

小子哩！”随后，她用心将小儿包裹好，把他偎倚在章氏夫人的身边。

因为流血过多，章氏夫人并不理会，只是将头稍侧了侧，饶有声息地催促道：“快，快

去叫……快……”

心领神会的张云儿随答应道：“知晓了，夫人！”扭头即催促诸葛谨说：“子瑜，快，快

叫爹爹去。”

高兴的诸葛谨应声出门，一边跑一边打雨地里喊叫道：“爹———俺娘生喽，娘给俺生

的还是个小弟弟呢……”

岂料，章氏听了子瑜的喊叫声，反倒在心中不悦了。她勉强地侧了下头，赶忙又补

上一句说：“快，快去把谨儿给叫回来，别让他在他爹爹面前胡诌的好！”

张云儿不免有些为难，眼盯着兰兰和圆圆俩道：“咋，要不您俩也去？记住，见了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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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一定要把话说好！”

“嗯！”兰兰、圆圆转身出门。同样，心急火燎样的姊妹俩一出门便喊叫起来，“爹！

快些吧，您快些来看看俺娘吧……”

其时，诸葛圭与儿子诸葛瑾正冒着劈头盖脑的大雨踉踉跄跄跑来，同跑往的兰兰、

圆圆俩不期而遇。砰！水母鸡样的四个人一下子碰了个满怀。

“你俩……”满头脸雨水的诸葛圭张口问道，“快说说，您娘现在怎么样？”

“爹！”兰兰和圆圆也不知道讲些什么好，一边抹拉脸上的雨水一边催促说，“雨下这

么大，您还是快去吧，爹！到跟前一看，您就全知道了。”

本来，儿子诸葛谨来叫时都没有给说个所以然，现在她们姊妹俩同样闭而不讲她们

的娘生的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诸葛圭不由得就来了火气，而不耐烦地愣在了那里。

“爹！你这是怎么了？”兰兰伸手拽住诸葛圭的衣襟，一边让走一边解释着，“娘给俺

生了个小弟弟！可她……爹，您还是快些去看看俺娘吧！”

“真的，爹爹！”诸葛瑾这时才实话实说，两臂一伸，搂抱住诸葛圭的双腿即撒起娇

来，“爹！俺有个弟弟好哦，有弟弟给做伴玩耍，真是太好了啊！”

“滚！”怒火中烧的诸葛圭愤愤地掰开儿子的两手，撒腿头前走了。

东厢房内，小儿哭啊嚎的一直没有个完。甭看他人小，可哭起来还真能搅和得天浑

地暗，而且在他那皱巴巴的小老儿似的一张脸上，泪水还真没有多少，一张窟窿嘴张得

挺大挺大的，哭嚎的声音犹如屋外面云雨中的吼雷。说实在的，刚刚生下来的小儿哭嚎

是常事，不哭不嚎反倒令大人害怕了，但只要没有什么病，那就一定是他对自己来在世

上的欢呼。章氏就不同了，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喘着粗气，脸色煞白。

接产妈妈和丫鬟张云儿俩都有点后怕，一个在那埋怨道：“这大雨天的，夫人临产，

看来老爷还真放心啊！”而另一个则在那盼愿说：“也真是，老爷您还是快快来吧，快来

吧，老爷！”

就在此时，诸葛圭一步踏进了东厢房，看着章氏那张蜡黄的脸和一双半睁不睁的

眼，心不由得就提到了嗓子眼上，等三两步去至床前，无比爱怜地叫道：“夫人……”

处于恍惚之中的章氏听了丈夫的呼唤，甚觉欣慰，激动得勉强睁开双眼说：“老爷！

为妻知道，你不喜欢我再生这个孩子，可他已经……”

“不要再说了，夫人！你要坚持些啊，一定要多珍重自己的身体才是……”满眼泪花

儿的诸葛圭本想进行一番安慰，可是看着面色憔悴的妻子，已经预感到她在世上的时日

没有多少了。现在，他除了痛苦，就是后悔。他后悔自己没有很好地照顾她。

“老爷！你……”章氏挺了挺精神，“看看你，难受个啥也！我这里不是好好的吗？

好了，为妻要你来只为一件事，就是无论如何困难，你都应该想法把这个孩子拉扯大才

是。他可是咱诸葛家的第二条命根儿啊！”越说越觉屈的章氏满含两眼泪水，泣溜着道，

“为妻求你了，老爷！”

听了夫人发自肺腑的乞求，诸葛圭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其实，他也并非真的嫌弃

这个刚刚来在世上的孩子，如果养活得起，他还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三男二女的父亲

呢！何况他现在才仅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然而天不容人，由于生活的重负，他对自己

的女人不得不一再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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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啊！”接生妈妈突然在旁边插话了。为了孩子的降生，她整整折腾了三个白

天两个晚上，自恃有功，就高声大嗓地朝不高兴的诸葛圭吹捧起那个小儿来，“这可是一

件值得庆幸的喜事哦，今儿不说别的，单就您这个儿子生的时日来讲，就不一般。您想

想看，天下着大雨吧，还在那乌云翻飞雷鸣闪电的云天上出现一片蓝丝丝的云窟窿。按

讲嘛，您这个小儿可谓天降地生哦！不信您就看看呗，看看您这个儿子长的，还有他这

小身子，玉坯坯金饽饽样……”

“看你胡诌个啥呀？什么天降地生，玉坯坯金饽饽的？你还有完没完啊？”

“我……”默不作声的接生妈妈呆在那了。

屋里面再次出现一片沉寂。

还是诸葛谨打破了沉寂的局面，他望着刚刚出生的小弟兴奋地道：“嘿……还真是

啊，爹爹，俺弟弟就是玉坯坯金饽饽样！弄不好还真如老妈妈讲的，敢情是天上出那片

青天云窟窿的缘故，说不定我这个小弟弟还真是天降地生呢……”

“你……小不点的，也掺和进来瞎胡咧咧个啥呀！快给我闭上你那张臭嘴，滚一

旁去！”

“您甭再吵孩子了，诸葛老爷子！”接生妈妈可不管诸葛圭在想些啥，尤其是听了他

的大儿子讲的那些个话，大有借口地接着又道，“说实在的，老婆子俺接生不知有多少回

了，见过的小儿不少，可从没见过像您这个儿子的样，不但长相好，小身子还真是玉坯坯

金饽饽样！让我看呐，您诸葛氏全家人都应当为有这样一个富态可爱的孩子高兴才是！

特别是老爷子您，尚在年壮就儿女满堂，到老哟必定有厚福可享呢！为此，老妈妈我这

里恭喜您又得贵子一个。”

“那……如此讲来，我也不怕外人笑话了，干脆，就给了你抱养好了！”有些郁郁寡欢

的诸葛圭随即抱起小儿，递过去说，“你抱走好了，待他长大了，好给你养老，送终！”

接生妈妈不得不顺手接过孩子，但看了眼诸葛圭那种极不乐意的样，只觉自己拍马

庇拍到了马腿上。

满屋子的人全是一片无奈。

“哇———”谁知，小儿此时竟来了牛劲，小嘴一张，就可劲地嚎啕开来，而且脚蹬手挠

不止，真像是要把在场的所有大人们给踢开赶走，要将他的老爹一脚踢回到上房屋里

去，要把将被赶走的为自己生来人世辛苦了三天两夜的接生妈妈解脱一样。

“嘿……”接生妈妈想了想，突然冷不丁地笑道，“诸葛老爷子说话可当真？这么一

个富态可爱金玉一样的孩子，您真舍得？等长大了，万一他将来当个大官儿什么的，后

悔都无法挽回哟！再说呢，这世上当权者历来男人。依老婆子我看哪，夫人她给您生这

个小子，不是什么坏事！”

“哇……”小儿并不知晓大人们在讲说什么，但此时哭闹得越发厉害，或纵腰，或趸

臀，犹如一条粘鱼，嗷嗷嗷地弹腾不止，无论怎样哄都哄不住。

接生妈妈只好一边呵哄，一边嘱说着她前面说过的一些个话。本来就火冒三丈的

诸葛圭听了越发的气急，抬手指使丫鬟张云儿说：“你把孩子给接过来，快去弄俩钱，打

发她走好了！”

张云儿怎敢怠慢，转身去到里间屋拿了些东西回来，一手接过孩子，一手将银子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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